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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論想像應是單純些還是複雜些之前，我們先要找出兩者間的分別。曾在一篇

文章中看過一個名為《孩子的畫》的故事：一天，老師要孩子們在一張紙上畫上自己

喜愛的動物，男孩想畫大象，他告訴老師：「紙太小了，畫不進去！」，最後經個人的

想像和老師的鼓勵後，他以二十五張畫紙畫成巨型的大象。故事中的其他孩子均「安

分守己」地在一張紙上完成畫作，想像動物縮小為一紙空間的大小，這就是「單純」，

然而該名孩子卻「執意」把真實的大象呈現出來，這就是天馬行空，他思考如何把想

像付諸實行，而非單純的「想」，這就是複雜。這揭示了複雜想像的本質──想得夠大，

夠遠，同時又不忘思考實現理想法的可能。 

說到想像，必定會提到的是科學研究。科學家在研究上固然會運用到固有的科學

理論，但他們又同時用複雜的想像嘗試去更新，甚至去打破過往的理論，這也解釋了

「假設」這部份在科研上的必不可少。正如愛因斯坦曾說：「想像力較知識重要，因為

知識是有限的，而想像力卻能包含世界上的一切。」他所指的想像就是打破原有知識

上的局限，如有「光纖之父」之稱的高錕早在 60 年代已提出光纖理論，但當時人人都

認為他的想像力過於天馬行空，是「痴人說夢」。但他仍堅持想像，不屈服於過往理論

的局限，使第一代光纖系統在 1981 年成功面世，大膽、前瞻的複雜想像總在科學領域

上力排眾議，生成了一個又一個推動人類文明發展的發明，創建了一個又一個截然不

同的理論，而這又等待下位敢想的人去推翻。由此可見，複雜的想像對推動人類進步

的層面之貢獻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或許複雜的想像是使我們接近真相的途徑。在《分析詮釋學初探（上）：作

者已死？》揭示到，在欣賞藝術作品時，基於藝術哲學裏的「詮釋學」理論（即作者

的意圖再決定作品意涵上起有關鍵性作用），我們要去努力接近作者的原意，希望人不

應作出過度，遠離作者原意的想像和詮釋。但事實上，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創作者

難免會遇到完成的作品與自身最初意圖不一樣的狀況，所以創作者難免有時會在完成

作品後，再轉換成讀者的視角，擺脫所謂的「原意」，再以想像去詮釋作品的含意。這

正符合「反意圖主義」的理論，主張不受作者「原意」之束縛，允許讀者以豐富的想

像去了解藝術作品的含意，正如《讓子彈飛》這部電影作品中，導演姜文從未公開作

品的喻意，結果引起了大量中國人詮譯此作品的政治隱喻，片中沒有一句台詞提到中

國共產黨，片中的地點，人物也均是虛構而成的，但當中惡霸壓迫百姓等情節令人聯

想到六四事件等現世的政治迫害。例如戲中一名叫小六子的人被冤枉吃了兩碗麵而被

迫害致死，讓觀眾由此想像，此種看似荒謬的情節會怎樣真實地在現實社會出現？

「叮」的一聲，有觀眾突然想到，那不就是在暗示在六四運動中受冤枉死的學生嗎？

當然，讀者可以把作品內容當作鬧劇看待，也可以從細節中出發，想像虛幻的情節會

以何種形式在現實社會出現，進而了解到作品的「真實含意」。可見或許複雜的想像和

聯想是使我們與「真相」逐漸拉近的途徑。 



再者，複雜的想像是我們用以對抗服從的武器。要將想像力與順從拉上關係，我

認為以中國發展史為例就最為適合不過了。周朝立國後，周公便主張儒家思想，強調

封建制度的階級固定，出生在農民家庭，一輩子也會是農民；出生在皇室貴族，一輩

子也可以不勞而獲地取得統治人民的權力。在此制度下，地位低下、被壓迫的人佔大

多數，但就是任何人也不得階級上作出僭越，相信現代大多數人也會認為此制度荒謬

至極，但周朝人民卻沒有起來反抗，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對生活想得「不夠遠」，他們的

想像層面只停留在第二日的飽暖問題上，從不願想像打破封建制度後的結果，也就繼

續「安分守己」，順從壓迫者的指令。到了宋朝時，西方在進行文藝復興，中國的儒生

只在埋首研讀四書五經，不求創新，中西發展的距離也就由此逐漸拉大。但是，中國

人也並不是天生缺乏想像力，中國人的想像力其實曾在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中「作祟」，

但前者的想像也過於簡單，想像在「中體西用」的變革後中國就能一躍成為世界列強；

後者的想像比前者大一些，說要改變腐敗的政體，使當權者受驚得連忙叫停，最終也

就導致「幻想破滅」，重返起點。或許是因政治壓迫和「奴性教育」的植根，今日的中

國人仍吶喊着孔子學院的偉大，中國歷史泱泱五千年，我們仍在等，等想像力擊敗植

根在人民心坎中的服從性，解救受壓迫的人民。 

簡單而言，複雜的想像是讓人邁向進步，接近真相和對抗壓迫的一點曙光；單純

的想像則是不思進取，備受蒙蔽和甘願受壓迫的代名詞。說實在的，人們會如何在兩

者中選擇又是要基於他們的心態，若那人對未來想得夠遠，夠闊，就自然會選擇前者；

假若那人甘於原地踏步，那就會毫不猶豫地選擇後者。在這個追求文明，不斷與苦難

對抗的文明世代，我們應該在教育着手，將人們「單純想像」的心態連根拔起，以致

我們能抓緊那守住下一代幸福的曙光。 


